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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党工作

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随着我国城市化

的快速发展，旅游消费需求日益上升，乡村旅游成

为旅游产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旅游

兴农，旅游富农”是乡村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一，是乡

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推力［1］。乡村地区要依据其资

源优势，进行特色资源的开发，做好具有地域特色

的旅游产业［2］。
乡村旅游在农村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和剩余劳

动力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3］。一方面，乡村

旅游通过完善农村基础设施、鼓励农户出售绿色农

旅游产业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的空间格局及驱动机制
——以张家界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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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构建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5—2018年张家

界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测算，分析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

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2005—2018年耦合协调度保持连续上升的趋势；②乡村旅游发展初期呈现东部

高西部低的分布格局，中期呈现东南部滞后于西部的分布格局，但最终张家界整个区县达到优质协调；③耦合协调

度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人均GDP、旅游收入占GDP比重、农业机械化水平和人均财政收入等，且具有明显的

时间异质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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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Industry and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Take the Zhangjiajie Area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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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 430070，Hubei，China）

Abstract: By constructing the index system of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system,using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o calculate the coupling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in Zhangjiajie District in 2005-2018, and analyz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and using the geo-detector method to analyze its driving mechanism. Research shows that:

1)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aintained a continuous upward trend in 2005-2018; 2)In the early stage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eastern high and the low west was presented.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the rural

area lags behind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in the west,but in the end,the entire district and county of Zhangjiajie achieved

high quality coordination; 3)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re

per capita GDP,tourism income as a proportion of GDP,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level and per capita fiscal revenue,and

have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temporal heterogeneity.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ural tourism;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driving

mechanism; rural culture; industrial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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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提供相关政策支持等方式为农户获取收益，

有效地改变了农村农户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影响

到农村农户的生计方式［4］；另一方面，在乡村旅游

发展的过程中，旅游业固有的脆弱性也传导到农村

中，强烈扰动了农村的自然环境要素、资源配置等，

对农村经济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打击［5］。随着乡村

旅游发展的深入，当地传统的生活习惯、生计方式、

生产方式和生态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部分乡

村地区出现了“建设性破坏”“空心化”“利益冲突”

等现象和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村生计的可持续发

展［6］。因此，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如何实现当

地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协调好旅游发展与农户生计

的关系十分重要。

20世纪末，Chambers最早提出了“生计”的概

念，是指基于能力、资产和活动的一种谋生方式，可

持续生计是在压力或冲击下，既不损坏自然资源又

能维持乃至增加人们资本与能力的生计方式［7］，乡
村旅游是传统农业和现代旅游相结合的一种新型

产业。国内外学者从人口学［8］、管理学［9］、经济

学［10］、生态学［11］、文化维度［12］等视角对旅游与生计

问题进行了研究，成果颇丰。对于乡村旅游和农村

可持续生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从研

究内容上看，①乡村旅游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

选取某地区为研究样本，从不同类型农户出发，剖

析乡村旅游对生计的影响，如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

影响等［13-14］。②乡村旅游对农户生计转型研究。

从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和生计需求等方

面分析居民的生计转型［15］。③可持续生计与旅游

发展模式。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将乡村旅游作为

生计策略，评估生计资本［16］。④可持续生计下旅游

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利用社会生态系统

分析方法或脆弱性量化评价方法，分析乡村旅游地

和社区尺度的SESS弱性差异［17］。⑤农户生计对乡

村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为基

础，结合脆弱性分析方法，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

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方面分析农户对乡

村旅游发展具有正向或负向的影响［18］。从研究方

法上看，多是运用主客观权重法或熵值法确定指标

权重［19］，社会—生态系统方法分析农户生计适应旅

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机制［20］。
国内外学者在乡村旅游对可持续生计的影响、

乡村旅游促进可持续生计的模式及路径、生计对乡

村旅游的影响以及其研究方法等方面开展了大量

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开始以乡村旅游地

为基础，分析乡村旅游和可持续生计的协调发

展［21］。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但乡村旅游和农村可持续生计之间具有较高的契

合度，现有研究鲜少考虑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

计的耦合，以及使用定量方法对耦合协调度的空间

特征与驱动机制进行分析。

张家界依据其特有的自然景观与文化资源，已

经建立了采摘体验型、观光避暑型等极具特色的乡

村旅游产业体系，并将旅游业当作主导产业发展，

推动农户持续稳定增收，促进农户生计转型。但关

于张家界的大部分研究由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

内容组成，对于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关系的

研究也主要是运用定性分析方法［22］。基于此，本文

以张家界为样本，建立乡村旅游与可持续生计综合

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既能避免专家赋权主观性又能

避免量纲不同对权重造成影响的变异系数方法确

定各指标权重，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关联分

析，定量剖析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的空

间分布特征，为了避免设定很多前提假设，运用地

理探测器分析法梳理其形成的原因。

1 指标选取与研究方法

1.1 指标体系构建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是多种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需分别从构建乡村旅游和农

村可持续生计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入手。当前

学者主要围绕经济、环境、资源、社会等要素构建乡

村旅游体系框架［23］，围绕脆弱性背景、生计资产、生

计策略等方面构建多层次的农户生计可持续性评

价指标体系。借鉴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考虑

张家界地区的实际情况，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

计耦合关系评价分别构建乡村旅游和农村可持续

生计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入手。从经济因

素、环境因素、社会因素三个方面选取 7个指标表

征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依据生计可持续分析框架

和“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选取 8个指标

表示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本文的所有数据均来

源于张家界市统计局，以及张家界历年统计公报。

1.2 变异系数

由于乡村旅游和农村可持续生计子系统均是

综合性的复杂系统，因此本文运用变异系数进行各

指标权重的确定，相较于熵权法和专家咨询法，变

异系数既能较为客观地反映各指标的重要程度，避

免专家赋权的主观性，又能消除量纲和测量尺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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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24］。变异系数公式如下：

Vi = σi

x̄i
( )i = 1,2,⋯,n （1）

wi = Vi ∑
i = 1

n

Vi ( )i = 1,2,⋯,n （2）
式中：Vi表示第 i个指标的变异系数；σi表示第 i个
指标的标准差；x̄i表示第 i个指标的平均值；n表示

指标总数；wi表示第 i个指标的权重。

1.3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通过自身和

外界相互作用而相互影响的现象，一般情况下，两

个系统的耦合度模型如下：

C = 2 u1 + u2 ( u1 + u2 ) （3）
式中：C为两个系统的耦合度；u 1表示乡村旅游系

统的综合发展水平；u2表示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的

综合发展水平。

耦合度模型主要反映系统指标间的相似性，不

能明确地反映出系统指标的整体发展水平及两个

系统间的协同效应。因此，为了更好地表征乡村旅

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发展水平及其协调性，在耦

合度模型的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25］，具体表

达式如下：

D = ( )C × T 1 2 , T = αu1 + βu2 （4）
式中：D为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C为两个系统的

耦合度；T表示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综合

协调指数；α表示乡村旅游对乡村发展的贡献程度；

β表示农村可持续生计对乡村发展的贡献程度，考

虑到两者对乡村发展的贡献度不分伯仲，这里取

α = β = 0.5。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依据耦合协调

度D的大小，将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协调

类型划分为六大类（表2）。
1.4 地理探测器分析法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关系受

到自然、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影响，若运用传统分

析方法研究这一类问题，则需要有很多的前提假

设。地理探测器（Geographical Detector）是探测空

间异质性及其背后驱动力的一组统计学方法，最早

出现在地方性疾病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因其前提条

件制约较少，现广泛应用于空间分布的形成机理研

究。本文引入地理探测器分析法，定量分析乡村旅

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的形成机理，具体

表达式如下［26］：

qk,D = 1 - 1
nσ2

D
∑h = 1

L nk,h σDk,h （5）
式中：qk,D为探测因子 k的探测值；qk,D的取值范围为

［0，1］，其值越大，表示探测因子 k对耦合协调度的

影响越大；n、nk,h分别为整个地区样本数和次级地

区样本数；L为次级地区个数；σ2
D、σDk,h 分别为整个

地区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方差

和次级地区耦合协调度方差。

2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
空间分异特征

2.1 耦合协调度整体发展趋势

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根据耦合协

调度公式，计算得到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

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图 1）。2005—2018年耦合

协调度保持连续上升的趋势，乡村旅游水平呈“稳

定增长—缓慢下降—快速增长”的曲线变化，农村

可持续生计水平整体上呈稳定增长的趋势。

根据耦合协调度变化，张家界市可分为两个发

展阶段：①2005—2009年乡村旅游水平滞后、农村

可持续生计缓慢发展阶段。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城市居民旅游的首选之地往往是乡村，2006、
2007年国家旅游局分别提出“中国乡村游”和“和谐

城乡游”的主题口号，中国乡村游的大幕正式拉开，

但旅游产业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城市的周边地

区，张家界虽然有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但其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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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指标体系
Tab.1 The index system of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system

系统层

乡村旅游系统

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

准则层

经济因素
社会因素
环境因素

压力（脆弱性背景）
状态（生计资本）
响应（生计策略）

指标层

X1旅游收入；X2游客人数；X3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
X4受教育水平；X5医疗卫生水平
X6森林覆盖率；X7污水处理率

Y1总人口；Y2地方财政收入
Y3农作物播种面积；Y4农用机械总动力；Y5劳动力数量
Y6固定资产投资；Y7人均纯收入；Y8第三产业增加值

表2 耦合协调度类型划分
Tab.2 The typ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协调度D

协调等级

［0，0.4）
严重失调

［0.4，0.6）
濒临失调

［0.6，0.8）
中度协调

［0.8，0.9）
良好协调

［0.9，1］
优质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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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远山区，缺乏区位优势，存在大量贫困人口，阻碍

了乡村旅游的发展，给农村可持续生计带来了一定

的压力，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耦合协调度

在缓慢增加。②2010—2018年乡村旅游水平、农村

可持续生计迅速发展阶段。在经历了乡村发展水

平滞后阶段后，张家界依据其自然遗产、乡村民俗

文化、乡村田园景观等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发展

极具地域特色的乡村旅游，吸引越来越多游客，乡

村旅游水平迅速发展，推动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快速增长。

图1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变化
Fig.1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variations

of rural tourism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2.2 耦合协调度时空特征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张家界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

续生计耦合协调空间分布特征，本文将样本期平均

分为三个阶段，以 2005、2011、2018年三个时间截

面的耦合协调度数据为基础，运用ArcGIS软件绘制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

布（图 2）。整体上，张家界区县乡村旅游与农村可

持续生计呈上升趋势，但个别区县也有停滞现象；

协调类型以中度协调和良好协调为主，且在 2018
年达到优质协调；乡村旅游初期呈现东部高西部低

的分布格局，中期东南部滞后于西部的分布格局，

但最终张家界整个区县达到优质协调。

具体来看：①耦合协调度增加较快的区县是桑

植县。一方面，桑植县凭借贺龙故居、廖汉生故居

等红色旅游产品，开展乡村旅游，给农户生计带来

了新的机遇。另一方方面，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

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红色旅游地区也逐渐

成为人们旅游的首选之地，进一步推动农村可持续

生计发展，耦合协调度快速增加。②耦合协调度稳

定增加的区县有武陵源区和永定区。武陵源区坐

拥国家森林公园、天子山和索溪峪等乡村自然旅游

景观，资源较为丰富，吸引了较多的旅游投资主体，

先后建立了黄石寨和天子山索道、百龙天梯等旅游

设施，永定区坐拥天门山5A级景区，其依托原有旅

游资源，发掘当地文化，创新民俗旅游表演，如天门

狐仙民俗表演。对于农户而言，这些旅游资源增加

了其生计选择的多样性，有利于农户生计资本储

存；对于农村管理者而言，通过对农村旅游资源的

整合分配与规划，使得更多的农户具备参与旅游产

业的条件，提高了农户适应性，乡村旅游与农村可

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稳定增加。③耦合协调度出

现停滞现象的区县是慈利县。慈利县凭借万福温

园、江垭温泉等休闲旅游产品，发展乡村生态旅游

产业，相较于桑植县、武陵源区和永定区而言，慈利

县的旅游产品不够具有地域特色，对农户生计的影

响作用相对较小，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耦合协调

度缓慢增加。

3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
的驱动机制

3.1 驱动力时间异质性分析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受到多

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成

果［27-28］，结合张家界区县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

计协调发展的实际情况及相关专家意见，选取区县

人口密度、人均GDP、旅游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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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
Fig.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ural tourism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重、农业机械化水平、人均财政收入 5项指标作为

探测因子，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方法，对乡村旅游

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进行实证

研究。实证分析步骤如下：首先，利用自然裂点分

类方法对各探测因子进行分级处理；其次，利用公

式（5），计算各探测因子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

生计协调发展的影响力（表3）。
表3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

协调度影响因子影响力测度
Tab.3 The measurement of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年份

2005
2011
2018

区县人
口密度

0.6273
0.6273
0.6227

人均
GDP
0.6227
0.6320
0.6180

旅游收入占
GDP比重

0.6113
0.6227
0.6180

农业机械
化水平

0.6320
0.6180
0.6320

人均财
政收入

0.6320
0.6387
0.6113

由表3可知，人均GDP、旅游收入占GDP比重、

农业机械化水平和人均财政收入在三个年份中都

是影响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重

要因素，区县人口密度因素对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

呈下降趋势，各因素对协调度的影响力在不同年份

也存在一定的差异。2005年耦合协调度主要受农

业机械化水平、人均财政收入、区县人口密度等因素

影响；2011年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旅游收入占

GDP比重在耦合协调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

2018年更多的是受到农业机械化水平、人均GDP、旅
游收入占GDP比重等因素影响。整体而言，乡村旅

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协调发展是各探测因素相互

作用于各类驱动力的综合结果，具体概括如下：

①资源聚集力。人口要素是乡村旅游与农村

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前提，人口集聚或扩散的强

度影响着乡村旅游与可持续生计协调的程度。由

表 3可以看出，区县人口密度的影响力 q值在逐渐

下降，说明张家界区县人口集聚的强度对乡村旅游

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的影响程度减弱。分

析其原因，第一，农村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日益突

出致使人口聚集或扩散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

生计耦合协调的关联程度下降。第二，在城乡一体

化背景下，人口聚集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

相互作用的范围不断减小。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

速发展，农村各乡镇剩余劳动力向区中心、镇中心

迁入，区中心、镇中心人口密度增大，建设用地向周

边乡镇扩大，促进农村生计类型由农业化转变为非

农业化，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生产性物质资本的

过快流失，拉低了该区域的生计资本总量，但城镇

化和各乡镇工业化程度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减缓

了生计资本总量下降的速率。

②经济驱动力。经济发展水平是乡村旅游与

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根本驱动力，经济发展

能够推动乡村形成不同形式旅游业发展模式，促进

乡村不同阶段的产业定位与功能转型，包括农村生

计转型。由表3可得，三个年份的人均GDP的影响

力q值先增加后减少，但基本上保持稳定，是乡村旅

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的重要影响因素。

乡村旅游与经济发展水平是紧密相连的，经济发展

水平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物质基础，不仅能为旅游

发展提供一定程度的资金支持，改善乡村基础设

施，还能促进农户生计转型，改善农户生活水平，为

农村可持续生计提供物质保障，进一步提升乡村旅

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相互作用的广度。

③产业链驱动力。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乡村旅

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由

表 3可以看出，旅游收入占GDP比重的影响力 q值
先增加后减少，但基本上保持稳定，其对乡村旅游

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影响程度有一定上

升。旅游业涉及多个部门和行业，是覆盖性和关联

性较强的一个综合产业，不同产业间形成良好的互

动机制，促进各产业要素聚集，带来良好的外部效

应，包括提高生产技术，改善基础设施，加大投资力

度等，继而形成区域规模经济，提高乡村旅游业发

展，带动农户生计转型，促进农户生计朝着可持续

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利于

乡村经济自身稳定性的提高，减弱外部冲击对经济

带来的损失程度，降低乡村旅游业、农户生计对外

部冲击的敏感性，进一步提升乡村旅游与农村生计

相互作用的深度。

④社会促进力。社会发展水平包括乡村文明

程度、乡村基础设施、农用机械水平等，是乡村旅游

与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社会发展水平

能为乡村旅游、农户生计注入持续的动力，社会发

展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表征

着更高质量、更高层次的乡村旅游水平，也代表着

人们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重视。由表3可得，农用

机械化水平的影响力 q值先增加后减少，但基本上

保持稳定，其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

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说明先进技术和装备，可以

提高劳动生产率，摒弃以往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模

式，引领绿色革命，走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道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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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贡献巨大。

⑤政府驱动力。政府的宏观决策和行为特征

是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保障力

量。由表3可以看出，三个年份的人均财政收入影

响力 q值先增加后减少，但前两个年份人均财政收

入一直是首要影响因素。政府决策和行为作为一

只“无形的手”，区别于农村系统自身发展的一种力

量，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通过项目建设、产

业定位、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建设的引导，引领和

控制乡村旅游的各项活动、农户生计适应、农户生

计转型等，如乡村旅游业生产要素的调整与布局、

旅游区的开发限度与保护力度、土地资源的使用范

围等，提高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效率，促进农户生计

适应旅游发展，因此政府行为对推动乡村旅游与农

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3.2 驱动力空间异质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影响因素与乡村旅游与农村

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匹配的区域差异，结合上述

分析，选取2005年的首要影响因素、2011年的首要

影响因素和 2018年的重要影响因素（避免与 2011
年重复），对影响因素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区域匹

配进行分析。具体步骤如下：首先，运用自然裂点

分类法对耦合协调度、各影响要素进行分级处理；

其次，运用ArcGIS软件对耦合协调度分级与各影响

要素分级进行匹配处理（图 3）。由图 3可知，三个

年份中不同影响因素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

计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与耦合协调度

的匹配程度也存在差异，具体概括如下：

①2005年耦合协调度与农用机械化水平的空

间匹配。2005年高协调中要素水平区县是慈利县，

中协调高要素水平区县是桑植县，中协调中要素水

平区县是永定区，低协调低要素水平区县是武陵源

区。反映了慈利县、桑植县和永定区因物质资本的

优越性，形成了良好的外围环境，对乡村旅游与农

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发展形成了积极的促进作

用。武陵源区农业机械化水平较低，农户经营设备

欠缺，很难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

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具体来看，一方面，农用机械

化水平是农户生计资本中的物质资本，随着旅游业

的发展，各旅游区县基础服务设施逐渐完善，农户

拥有的物质资本也逐渐丰富，丰富的物质资本有助

于农户生计的维持。另一方面，农户物质资本、经

营设备增加，又可通过各种渠道建设并改善乡村基

础设施，提高乡村通达性，吸引客源，推动乡村旅游

业发展，形成乡村旅游与农户物质资本间的良好互

动，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发展产

生积极影响。

②2011年耦合协调度与人均财政收入水平的

空间匹配。2011年高协调高要素水平区县是桑植

县，中协调中要素水平区县是慈利县，中协调低要

素水平区县是永定区，低协调中要素水平区县是武

陵源区。表明桑植县和慈利县依托政府政策与行

为，政府干预对这两县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

良性互动的促进作用明显，对永定区、武陵源区协

调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具体来看，张家界是武

陵山贫困山区，交通闭塞，不具备区位优势，要壮大

乡村旅游业，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需要国家

及政府大力支持与投入。国家政策和行为直接关

系到区县资源使用和产品组合、旅游发展的路径和

对策，客观上改变了生产要素的运作。政府可加大

交通基础设施、游乐设施的建设力度，有助于提升

区县交通便利性，增大区县旅游景点的吸引力，吸

引更多的国内国外游客，提高旅游业生产效率，促

进农业生计由农业化向非农业化转变。相较于永

定区与武陵源区，桑植县与慈利县基础差、底子薄，

在旅游业、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支

持与调控重要且必要［29］。
③2018年耦合协调度与旅游收入占GDP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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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耦合协调度与影响因素水平空间匹配分布
Fig.3 The horizontal spatial matching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的空间匹配。2018年高协调高要素水平区县是武

陵源区，高协调中要素水平区县是永定区，中协调

低要素水平区县是慈利县，低协调高要素水平区县

是桑植县。由此可见，武陵源区和永定区依托其便

利的交通条件、较优的经济基础，形成了良好的旅游

业发展状态，对乡村旅游与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发

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慈利县和桑植县因地理

位置受限，交通设施建设缓慢，教育水平发展相对滞

后，缺乏足够的产业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旅游产

业发展，很难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

调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具体来说，随着旅游业的发

展，高速公路、城际高铁全面建设并完善，客源地与

旅游目的地距离极大地缩短，有助于产业链形成、产

业要素聚集，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另一方面，在产

业链的驱动下，资源配置优化、思想理念更新、先进

技术引进，推动乡村旅游业发展，对乡村旅游与农村

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发展具有巨大贡献。

综合上述分析，各探测因子对乡村旅游与农村

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的影响具有较为

明显的时空异质性特征。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

生计的协调发展是各驱动因素作用于驱动力并形

成结构转型与旅游产业运行、社会保障给与社会公

平、旅游服务提升与生计多样化、政策调控与政策

保障四元驱动机制共同推动的过程（图4）。具体来

说，旅游产业功能拓展与乡村产业结构调整作用于

经济驱动力，形成结构转型与旅游产业运行机制；

旅游就业带动效应与基础设施配套完善作用于社

会促进力，形成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平机制；旅游服

务体系建设与人口聚集作用于资源聚集力，形成生

计多样化与旅游服务提升机制；旅游产业发展政策

与农户生计渠道拓展作用于政策驱动力，形成政策

调控与政策保障机制，此四元驱动机制共同推动乡

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通过构建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指

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5—
2018年张家界区县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

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测算，分析耦合协调度的空间

格局，并对其驱动机制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

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从整体看，2005—2018年耦合协调度保

持连续上升的趋势，乡村旅游水平呈“稳定增长—缓

慢下降—快速增长”的曲线变化，农村可持续生计水

平整体上呈稳定增长的趋势。从局部看，乡村旅游

初期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分布格局，中期东南部滞

后于西部的分布格局，但最终张家界整个区县达到

优质协调。上述结果根据本文构建的乡村旅游与农

村可持续生计系统指标体系得出，多为统计数据，缺

乏实地调研数据，且某些指标在个别年份存在数据

缺失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数据的分析结果。

第二，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乡村旅游与农村

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的驱动机制进行分析发现，

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人均GDP、
旅游收入占GDP比重、农业机械化水平和人均财政

收入等，区县人口密度因素对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

呈下降趋势，各因素对协调度的影响力在不同年份

存在一定的差异，且具有明显的时间异质性特征。

总之，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协调发展是各

驱动因素作用于驱动力并形成结构转型与旅游产

业运行、社会保障给与社会公平、旅游服务提升与

生计多样化、政策调控与政策保障四元驱动机制共

同推动的结果。

4.2 建议

为了推动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

调发展，基于上述分析并结合张家界区县的实际情

况，结合全域旅游和文旅融合等思想，提出如下几

条建议：①充分调动各部门、各行业发展旅游的积

极性，各部门和各行业积极融合，全体农村居民共

同参与，以旅游为导向整合农村资源，充分利用旅

游地区的全部要素配备，加大旅游与农林牧渔、文

化的融合力度，在增加旅游人次的同时，提升旅游

质量，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有效供给，减少

无效供给，实现旅游产业供需平衡，促进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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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
Fig.4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coordinated develop-
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可持续发展。②依托人脉、地脉，科学规划乡村发

展空间，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风貌，深度挖掘

和传承本土乡村文化，既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也

要留得住“乡愁”。结合当地种植业和养殖业特色，

鼓励农户适当提高绿色农作物种植面积，打造当地

旅游区特色农产品品牌，增加农户生计资本，提高

农户收入和生计多样性水平。③在农村发展过程

中，合理配置和利用土地，重视科学技术和专业人

员的投入，培养懂农业懂旅游懂科技的高素质农

民，借助当地富有特色的旅游资源，发展并推广旅

游景区，吸引外资，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变革，增加当

地就业，推动农户生计多样化发展。④进一步强化

政府在引导乡村旅游、农户可持续生计方面的综合

协调功能，深入贯彻落实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培育乡村发展新动

能。同时重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鼓励农户积极开

发观光农业、健康养生、游憩休闲等服务，打造绿色

生态环保的乡村旅游产业链，实现农户可持续生

计，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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